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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
在法国，一个委员会提出

一项基于规则的框架以达

到平衡预算

按规则

类似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法国财政面临着同样令人

不安的前景。在2010年初，法国成立了一个高级别工作

组，来设计一套基于规则的稳定财政预算的框架，以达

到2008年法国宪法中规定的公共预算平衡。

这个工作组由IMF前任总裁米歇尔·康德苏担任

主席，有15个成员：四人来自议会、七人是高级公务

员（包括法兰西银行行长克里斯汀·诺亚）、四人是

学者。

在法国，实现债务的可持续性还有更多的工作

要做，也就是说，使赤字和债务率下降到合适的水

平，而非仅仅逐渐取消在最近的危机期间所推行的经

济刺激政策。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法国将不得不在

今后的预算中应付与日俱增的退休金和老龄人口的医

疗费用问题（见本期《金融与发展》“长期问题日益

临近”）。对于法国正修订的养老金制度中的部分政

策，工作组提出，基于规则的框架应该是这一政策的

重要补充。

在推行法国财政制度时，规则发挥了作用。这些

规则包括稳定与增长公约，即在欧盟范围内有关赤字和

债务水平的协议以及一套国内的支出规则。这些规则禁

止目前一般性政府支出年复一年的增长。

根据工作组参考的最近一份文件（IMF，2009），

这些规则是有效的，但“由于规则制定不限定于收入

方面，因此不直接和债务可持续性的目标相关联”。

工作组的目标是加入现有规则框架中缺少的环节，通

过设计一个结合决策者中期目标和提供相关政策操作

的工具来着手进行财政政策调整。

制定关键性政策的目的是确保年复一年通过的

预算条例符合达到预算平衡的最终目标。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工作组建议立法者提交强制性多年执行的预

算方案—通过设置进度里程碑来调整预算，最终达

到财政政策调整，这会对未来每年的预算条例构成约

束。

财政规则必须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应对冲击，避免

政府政策与商业周期同方向异动。每个里程碑通常可

限定于结构性平衡中，此平衡中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

相匹配。但是，这样做会遇到很多障碍。首先，结构

性平衡是一个估计值，而不是固定的数。它依赖于产

出缺口的估算，即一个国家可以生产的产品以及实

际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差异。此外,对较早时期国内生

产总值估计值的修正将对产出缺口估计值产生影响。

因此，这些事后的修订会危害遵守时间一致性规则的

能力。其次，估计收入弹性，即税收如何应对商业周

期的变化，可能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正如IMF文

件中指出的，“有关周期对企业利润和资产价格影响

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收入的变化可能不会被适当考虑。

这个影响可能很大，原则上应该考虑到。然而在实践

中，这些影响的调整具有挑战性，很少系统性地进

行”。

因此，工作组建议单独考虑结构性平衡中不可

任意支配的部分，即在支出和收入中立法者不可控的

部分，包括税收收入弹性波动的影响。相反，规则的

范围还包括受可任意支配的政策及管理影响的政府

收入和支出。这项计划与法国财政部Duchêne和Lévy

（2003）、Guyon和Sorbe（2009）的早期作品内容相似。

对立法者而言，规则应限定于其可控的范围内。

和



《金融与发展》2010年9月号 39

把政策制定的可控性和政策制定者的责任相匹配，会

促进规则的发布和实施。由于规则关注结构性平衡中

可任意支配部分的变化，因此，不仅忽视了立法者不

可控的因素，而且也忽略了这些内容会取决于商业周

期，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自动稳定器。根据稳定与增

长公约，自动稳定器包括税收和失业津贴。这些内容

不属于规则的范围。然而，仍可考虑税收微调：然而

根据适用法律制定的基础从纳税人那里收集的金额每

年都在变化，但这并不能被视为是政策制定的结果，

法律的修订同样如此，这会影响政府收入，而其他事

情也是一样的。

为全面达到可任意支配的结构性措施的目标，有

约束力的进度里程碑必须同时适用于净成本或来自于

新制定的税法的收入，以及除失业补偿外的所有政府

支出。这些措施在结构性方面可使决策行动保持预算

的连续性，最终达到平衡。

规则不仅应约束每年的预算法案，而且还应对

预算的实施以及应对偏离预算的情况进行约束。应设

置一套程序以监督其实施情况，目的是尽早发现预算

年度中的重大的问题—特殊的修正可使预算回到正

轨。如果是在年底发现偏差，工作组建议自动收紧数

值里程碑以适应于今后的预算。

当局的承诺对规则的可靠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是非常关键的。工作组成员包括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

预算委员会的负责人，也就是说其成员既包括多数派

也包括少数派的成员。他们一致赞成在更高层次上立

法的建议，表明他们有共同应对前方挑战的勇气、责

任感和愿望。

2001年，由法国议会制定的财政责任法已经赢得

了广泛的支持。通过强化一系列的规则，法国明确表

明其进行财政整顿的承诺。■

米歇尔·康德苏是IMF前任总裁，担任财政整顿委员会

主席，Renaud Guidée担任秘书长。

财政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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